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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溧

时光花园

母亲在窗前的空地上，搭
建了一座精致的小花园。这块
不过“十步之遥”的地方，被
母亲布置得繁盛而妥帖。西南
角上，一丛南天竹挂满了小巧
的红果；南墙边，三两株野蔷
薇在春夏绽放出鹅黄色的花瓣。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棵一人高的
绯樱，每年三月，紫红色的小
花如同爆米花般炸满枝头。绯
樱脚下，一圈迎春花围绕着，
开放时如同镶嵌着黄色星星的
草裙，洋溢着热情奔放的气息。

这片“世外桃源”，成了我
回家后常去的地方。我喜欢搬
个小凳子坐在其中，趁着夕阳
未消，读一会儿书，听几首歌，
或干脆静坐发呆，享受时光静
静流淌的愉悦。我常常想，母
亲在这片空地上种植花卉，而
非蔬菜，定是对美有着独到的
追求。然而，令我费解的是，
如此追求美的母亲，为何要用
一些破旧之物来装点她精心打
造的花园？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
只我家用了 20 年淘汰下来的
旧笼屉，被母亲种上了一捧雏
菊。接着，是我小时候洗澡用

的大木盆，被母亲用旧衣物包
裹，做成了绣球和山茶的花盆。
后来，我在花园里陆续发现了
褪了漆的旧奶粉罐、家中上个
月破损的泡菜坛子，甚至我随
手丢弃的发卡，不知何时也被
母亲捡回，装饰在了种有蒲公
英和芸薹花的泡沫箱上。那些
早已被我遗忘的旧物，如今都
被母亲像变魔术一样，一件件
重新安置在花园的各个角落。

我以为母亲是出于节俭，
于是提议由我来购买一些精美
的花盆，替换掉这些破旧之物。
不料母亲一口拒绝：“不要！
这些怎么能算破烂呢？这些都
是我们家的老朋友，陪伴了我
们这么多年，即使不再使用，
也绝不是破烂。”母亲指着一盆
花说：“你还认得这个吗？这
是你上小学时最喜欢的雨衣，
那时候你天天盼着下雨，后来
穿不下，我就把它改成了花盆
罩子。还有这个，你记得吗？
是你 5岁时的生日礼物———一
个小鼓，你走到哪儿都抱着它，
还因为这个跟邻居家的孩子打
了一架呢！”

我确实忘记了，真的认不

出它们了，但母亲记得。母亲
捧起那个开满粉色小花的铁皮
奶粉罐，眼神忽然温柔起来：
“你上中学那年，我的腿疾复
发，医生让我多喝牛奶。你知
道我一喝牛奶就拉肚子。于是
暑假里，你顶着大太阳，从城
东跑到城西，给我买这种‘乳
糖不耐受’可以喝的奶粉。看
着你大汗淋漓的样子，我心疼
极了。我一直留着这个罐子，
每次想扔的时候，都下不了手，
索性给它种上花，让它也美丽起
来，它应该也会很开心吧。”

我愣住了，一种过电般的感
受瞬间涌上心头。原来，这些在
我看来的“破烂”，都是母亲记忆
中最珍贵的刻度，承载着母亲的
悠悠岁月。这座普普通通的小花
园，对母亲而言，更像是一座缀
满鲜花的“博物馆”。母亲在这里
种花，或许从来不是为了花的美
丽，而是为了给这些“老朋友”一
个美丽的家。

人们常说，时间永不停歇。
但在这一刻，我分明看到，向
前奔流的时间在这座时光花园
里停下了脚步，回望过去，留
下了无数温馨的记忆。

□ 雪堰镇漕桥老干部支部 陆建伟

顾冰

我与大明星濮存昕没有一
点关系，我不认识他，他更不
认识我，但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却与他扯上了关系，演绎了
一段奇巧的冏事。

1991 年，我去北京工商
银行总行开会，会议参加者来
自全国各地，互相都不相识。
周六晚上，会议主办方在礼堂
放映了新电影 《清凉寺的钟
声》，主演是濮存昕和栗原小
卷，濮存昕演明镜法师，栗原
小卷演他的日本妈妈。这本是
很普通的活动，但想不到，这
部电影却给我带来了一连串的
糟心事。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一个
自称是秦皇岛工行的陌生女同
志，端着自助餐坐在我的餐桌
对面，端详了我一下，说：
“你不是濮存昕吗，做演员好
好的，干嘛要到工商银行来工
作呢？是转行，还是来体验生
活？”我不置可否，说：“你
看我像濮存昕吗？”

我原以为，那位女同志决
不会走眼，只是跟我开个玩笑
罢了，谁知当晚的舞会上，那
位女同志当起了主持，她走到
我座位前，颇富煽动地说：
“我们欢迎濮存昕给我们表演
个节目！”这不是冲着柳树要
枣吃———作难我嘛！我使劲摆
手作揖，但全场人的目光一齐
对着我，鼓掌声一阵高过一
阵，我的话也完全淹没在呐喊
声和掌声里。没有办法，我硬
着头皮走上舞台，唱了一首
《血染的风采》，这首歌是徐良
首唱，当时很流行。唱完后，
女主持人仍不肯放过我。她
说：“濮存昕最拿手的是朗
诵，我们请他再给大家表演一
段朗诵。”接着，下面又响起
热烈的掌声，看来是难逃此
劫。这又难倒了我，朗诵什么

呢？我脑子空空的，一句也想
不起来。这时，我看了看窗外
绚丽多姿的灯光，脑子一下子
清醒了，我倏地想起了初中语
文课本上读过的郭沫若的诗
《天上的街市》，我还记得。于
是，我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清
了清嗓子，蹩脚的常州普通话
便由丹田轻缓流出：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冏事到这儿，还没有完。

会议组织我们去颐和园玩，走
到佛香阁下，突然，一个人朝
着我尖叫：明镜和尚！随之，
一群大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围
了过来非要和我合影，有几个
人，还掏出本子请我签名。我
反复解释，我不是濮存昕，你
们认错人了，但他们哪里肯
信。有一个女孩，还拉着我，
非要我讲讲我和日本演员栗原
小卷的故事，有没有擦出绚丽
的火花，真叫人哭笑不得。

正当这时，一个黑人走了
过来，随同的人对那群大学生
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此人是
外国政要”，那些仍缠着我不
放的人这才走开。我想，这下
总算给我解了围，可冏事的高
潮就在此刻出现了：那位不知
名的外国贵宾过来给我一个紧
紧的拥抱，竖起大拇指，操着
难懂的中国话说：“《清凉寺
的钟声》我看了，你演得好！”
接着，随同他的人对着我们按
下了相机快门。

我居然与明星濮存昕撞
脸，以前我还真没注意，回到
家，拿出相片一看，确有几分
相似。这次奇遇，与其说是冏
事，倒不如说是沾了一点名人
的光，有了一次当名人的虚荣
感觉。

我与濮存昕的冏事

我的家乡漕桥是一座古老
的江南小镇，漕桥既是桥名也
是地名。过去，从无锡去宜兴，
漕桥是必经之路，桥影橹声见
证了曾经的繁华与热闹。如今
的漕桥在古韵中焕发新的活
力，但依旧是我不管身在何处、
岁在何时，心中难忘的故乡。

昔日的工业明星

上世纪 50 年代，全国乡
镇企业发展的大幕缓缓开启。
上世纪 70 年代，武进广大干
群大胆探索，逐步走出了具有
本地特色的社队工业发展之
路。1984 年，中央充分肯定
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
地位，武进县随即推行无锡
“一包三改”经验，雪堰、潘
家、南宅、漕桥、太滆各乡闻
令而动。工业体制的初步改
革，增强了企业的自主权，促
进了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至
1983年底，漕桥工业产值位列
全镇前列。特别是 1992年邓小
平南巡谈话公开发表后，极大
地鼓舞了地方办企业的积极
性，全镇上下开展“十强企业”
“亿元厂”“亿元村”竞赛以及
“转机制、抓管理、练内功、增效
益”活动。 2000 年后，涌现了
数家产值超亿元企业。

回顾乡镇工业及民营企业
的发展历程，几乎每一个厂家
都有一部艰苦奋斗、顽强拼搏

的创业发展史。多年来，漕桥工
业经济总量由微变巨，企业规
模由小到大，工业品种由少到
多，销售渠道由内到外，产品质
量由粗到精，对全镇经济社会
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今的温馨家园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不仅
带来了农村经济的活跃与繁
荣，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小城
镇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上世
纪 90 年代起，漕桥改造大幕
全面拉开，小镇的骨架不断延
伸，老商铺纷纷转型，为漕桥
注入新生活力。集镇区域先后
建成振兴路商业街、广贸路商
业街等多条商业街。各类店铺
林立，商品琳琅满目。江南石
材市场成为在全国有一定知名
度的石材批发专业市场，是常
州市规模最大的石材市场。

如今的漕桥商业繁荣，但
是老龄化问题也日益凸显。漕
桥村党总支通过构建“时间银
行 +乐享食堂 +网格配餐”三
级服务网络，为村里的老人制
定精准化的个性服务。“小蓝
衣”网格志愿者骑着“小电
驴”在村头巷尾穿梭忙碌，把
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行动不便
的老人家中；乐享食堂里菜品
丰富，价格实惠，老人们三三
两两坐着，一边吃饭一边聊着
家常……这是漕桥百姓幸福生

活的缩影。

永远的灵魂故土

诗人余光中笔下的母乡是
充满水墨色调的江南小镇。

儿时的印象中，家乡一年
四季都焕发着不同的色彩。春
天，在翠绿的稻田里，我与母
亲在田埂上挖沟、插秧；夏
天，水和天都透着蓝，我和小
伙伴在漕桥河里抓鱼摸蚌，游
泳嬉戏；秋天，金色的稻田
里，大人们忙碌地收割稻谷，
孩子们挎着小篮，帮忙捡拾遗
落的谷粒；冬天，房檐下结出
长长的冰凌，天空飘起透明晶
莹的雪花，我搓着冻红的手和
哥哥抓麻雀、玩陀螺……乡村
生活带给了我这一生的诗意，
还有坚韧的力量、自由的灵
魂，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朝斯夕斯，念兹在兹。家
乡是时时入梦的牵挂，乡音是
岁月不迁的印记，故乡漕桥是
我心中不曾黯淡过的一束光。
在经历了求学、入伍、转业
后，我还是回到了家乡工作，
发现即便走过千里万里，回首
时不老的仍是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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